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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我想对你说
􀳌季川

五月，那一天非常闷热
雨水说来就来了，不容置疑
她的细心、贴心，或者倾心
是我早就爱过、醉心过的一部分

离开麦地很久了，麦芒依然
与我的俗针锋相对
离开炊烟很久了，炊烟里的白
还是那么任性

更多时候，我一厢情愿地
为那些花花草草守住命里的真
从一朵芬芳到另一朵芬芳
花间与人间，从未有过别离
而一丛绿挽着的另一丛绿
蓬勃的眼神，甚至能把我送到
一条河流的上游，亦或源头

五月，我想对你说
我已无法停留在时光的这个关口
五月，我想对你说
我边劳动边思想，
这样日子也许不会把我虚度

科大东区一教之北有池二，樱花大道其
间，名之眼镜也。东池中有亭独立，回廊相
接，得名一鉴，盖取诸“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以昭其水静如镜也，抑或
申而示之后辈，当以之为鉴，抑或本无他
意，但口熟尔，其确系何事，不得而知。某
或知之，殷切见知。其地幽静，余居三载有
余多所偏好，常信步行之，或闻音起舞，或
闭目吐纳，或鼻触芬芳，或目摄影光，所倚
者重，不愿时事易殊而流落，所情者深，谨
为此文以记之，辞藻鄙陋，人情粗浅，料难
状其万一，试为之，纵长笑于大方之家，余
愿亦足矣。

亭开六方，浮水而居，黄梁为柱，覆之蓬
盖，析雨横折，棱角翘然。梁挟石凳，寒玉
无冰。亭外丈许，平台同出。承亭接水，舞
碧弄波。衔亭廊绕，环水而生。出而东西有
回廊，中有棕榈相依，剑麻为伴，阔叶十大

功劳，佛意丛生，红枫点缀，山石嶙峋，足
以平恨意，生幽情，更有伯劳叽喳，清风闲
动，信步闻之，何事不罢，何怨不休？

立于亭中，闲目近视，池上有岛，草木
杂生，四时变换，难绘其妆，于池焉，或水
平如镜，斜日无晕，鱼凫惊作，彩云乱舞，
或碧荷娇羞，迎风浮动，红莲初露，欲放还
含，或阳雨交作，玉珠滴荷，晶莹灿烂，美
人凌波，非笔墨可诉其心。游目远观，乔叶
相长，灌木间生，奇石修砌，小径迂回，或
郁郁葱葱，繁花点缀，玲珑似玉，出卧如
元，或虬枝交错，黄叶空悬，将军百战，名
士遁隐，或银装相济，流照壁丹，奔有垂

髫，鸣兮群鸟，至若天阴晦明，愁云压境，
寒风萧起，凌冽交奔，耳目闻见虽惨淡，未有
胸塞生闲愁，刀光剑影，快意恩仇，其意甚舒。

或移步岸渚，沉坐杂石，斜倚礁岩，俯首
蝼蚁，感念天地，即池波也有意，纵死物亦
生情，幼鸭数只，往来穿梭，欢而潜泳，闲
而休憩，间或游鱼几目，惊而静立，悦而吐
波，自得其乐，比之与世，多有不及，莫为
利生，但得自由，无闲言碎语之劳心，无忐
忑惭疚之忧神。犹而坐观亭上，或眷侣相
依，含情脉脉，融于空境，不知有时，或佳
人小憩，神形秀丽，眉眼朦胧，曼妙其姿，
或执简吟诵，犹若无物，掩卷忧思，情色萧
然。其实景也境也，因时而异，因地而易，
益因人而殊，是余不得穷之也。

妙境本应心上生，岂得朱笔落凡尘。书
生粗鄙，不忍伤其情境，乃弃屏休键，遽罢
残念。

校园一鉴亭
􀳌 PB11206 柳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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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有个身影晃了一下，但
又没人进来，我继续浏览网页，
但余光总觉得门口有人，抬眼一
望，一个老妇站在门口，伸着脖
子朝里张望，想进又不敢进，想
问又不敢问，看到我探询的目
光，刚才还愁云密布的脸上立刻
堆满了笑容。

老师，我能进去看看吗？
我的眼里充满疑问。到里面

看什么呢？这里是开放式的阅览
室，除了书，没有别的可以看。

她穿着一件暗红色上衣，黑
色长裤，脚上是一双黑绒面的平
底布鞋，个子中等，身材微胖，
印象深刻的是她的发型，一头齐
肩短发，显得干净利落，发线从

中间分开，又分别在两耳后方别
着一个细长的黑色老式发夹，记
忆中我只有小时候见到我的外婆
是这种发型，还有就是在乡下农
村见过一些老年人梳着这样的发
式，看上去她至少有五十多岁。
她的头发很黑，皮肤很黄，额头
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因为过分
用力地笑，眼角的鱼尾纹更深了。

我想进去找一个人。她用手
捂着嘴，压低嗓门，小声说着，
生怕吵着阅览室里看书的人。

我点点头，说行。
一会儿，她一脸愁云地走了

出来。
没找到？
儿子给我发短信，说在这里

看书。
那会不会在对面呢？我把她

带到门口，对面也有一个阅览室。
老师，麻烦你帮我看看短

信，看他说的是不是这里。
她把手机递给我，这是一个

老式手机，黑白屏，非智能的，

说真的，我很久没有用过这种手
机了，已经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一不小心，我点了删除键，那条
短信找不着了。

要不，你打个电话给他，他
听到电话不就出来了？

不打，不打，不能打。她连
连摆手，脸上又开始晴转多云。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找他。
否则他又该说我不相信他了。

我明白了，这又是一个陪太
子读书的母亲。这又是一个打游
戏荒废学业的孩子，之前我遇到
过不止一个这样的家长，一个个
忧心忡忡，备受煎熬。

她告诉我，儿子当年高分考
上这所学校，一直都是县里的骄
傲，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儿子迷上了游戏，刚开始，学习
还过得去，可是慢慢就变了，课
也不去上，考试自然就不及格，
现在大三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得
退学回家了，学校希望家长也能
配合把孩子从迷途中拉回来，所

以这位母亲只好放下田头的农
活，把家中老小留给孩他爸照
管，孤身一人来到了这里，租了
一间便宜的住房，陪儿子读书。

说着说着，她突然往我身后
一躲，压抑着嗓子叫了起来，
我看到了，看到儿子了，儿子
从对面出来了。声音因为高兴
都变了调。

你看，你看，就是那个穿黄
衣服的，他没骗我，他真的在这
里学习。

通向水房和卫生间的方向有
好几个学生，我不知道哪一位是
她的儿子，他们都戴着近视眼
镜，手上不是拿着手机，就是耳
朵上挂着耳机，有的在打电话，
有的在聊天，也有的边走边看，
看上去都一个模样。

她躲在我身后，却像长了千
里眼似的，要不就是拥有福尔摩
斯的能力，因为她分析得很有道
理。她猜儿子应该是去厕所，要不
就是去打水，因为他拿着杯子的，

肯定是去续水的。她似乎松了一口
气，声音比之前放松了许多。

你不过去和他说说话？
不去，不去，我不能让他

看见我，否则，他会说我不相
信他的。

儿子半天没出来，她又有点
担心了，应该是上厕所，怎么上
那么久？

要不过去看看？
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死活

不肯去，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
面的出口。

又过了几分钟，儿子终于又
出现了，从水房出来，头也没
抬，一手手机，一手杯子，一路
走进了对面的阅览室。

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冲我
笑了笑，道了谢走了，说是要回
去给儿子做好吃的去。

后来我又见过她几次，每
一次都是悄悄地去儿子学习的
地方看上一眼，然后心满意足
地离开。

一位母亲
􀳌 郑如

从事理论物理的人爱思，
善思，多思， 即使有零碎时
间也不放过琢磨的机会。但
是，脑海里打转的东西瞬息稍
踪，所以必须马上记在什么地
方。我经常半夜里一觉醒来，
各种思路接踵而来，立刻起来
拿纸笔记下来。不然的话，到
了早上起来再回忆就想不起啦。

我国元末明初文学家陶宗
仪的名著《辍耕录》是“积叶
成章”的产物。陶宗仪博古通
今，善文能诗，而且平时很注
意积累各种资料。晚年，他一
边做教官，一边参加农活，偶
尔在树下休息时也不忘写作，
想起什么，见到什么或听到什
么，便顺手写在树叶上。回到
家中，他就将树叶贮在盎中。
如此年复一年，十年中他竟积
下十几盎树叶。后来，他取出
盎中树叶整理成书，共三十
卷，内容有元代政事、典章制
度和关于诗词、小说、戏曲、
音乐、绘画等方面的资料。这
就是“积叶成章”的故事。

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是一
个严肃认真的人，为了争取时
间，往往忘了自己的一切。有
一次，他和助手正在做实验，
忙了一阵后，实验做成功了。
卢瑟福读着硫化锌的闪烁读
数，对助手说：“快，把我的
读数记下来。”

“实验记录本？”助手跳起
来惶然四顾，忽然记起了记录
本还在另一个房间里，他正想
去拿，卢瑟福生气了，厉声叫
道：“记在你的袖子上。”

惊慌的助手便真的在衣袖
上写起来了。

事后，卢瑟福看见助手弄
脏了衣服，说：“真对不起！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得抓
紧时间呀。若是当时不记在袖
子上，我们的实验还得从头
做，那浪费的时间就太多啦。”

所以学理论的人最后随身
带一小本，有好想法随时记
下。哦，如今有了手机，就更
方便了。

谈理论物理的
“积叶成章”

􀳌范洪义


